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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都
想
賺
錢
，
誰
都
想
擁
有
較
多
的
財
富
，
以
保
障
自
己
有
一

個
滋
潤
的
生
存
空
間
。
於
是
千
方
百
計
賺
錢
成
了
一
些
人
奮
鬥
的
目

標
。
凡
是
有
商
品
流
通
的
地
方
，
人
們
追
求
財
富
之
心
無
時
無
刻
不

在
蠢
蠢
欲
動
。
然
而
，
除
少
數
人
成
功
外
，
多
數
人
是
難
以
達
到
目

的
的
。
有
的
人
甚
至
付
出
了
巨
大
的
代
價
，
甚
至
畢
生
的
精
力
，
也

無
法
得
到
財
富
，
不
能
改
變
自
己
的
命
運
。

英
國
人
布
朗
出
生
卑
微
，
一
無
所
有
，
但
腦
子
裡
卻
總
是
充
滿

着
奇
妙
的
幻
想
，
自
從
哥
倫
布
發
現
美
洲
新
大
陸
，

他
隨
着
冒
險
家
們
來
到
這
裡
時
，
布
朗
便
揹
着
貨
箱

到
處
販
賣
什
麼
針
頭
線
腦
之
類
的
東
西
。
幾
年
後
，

他
成
為
美
國
賺
錢
最
多
的
最
成
功
的
商
人
之
一
。
他

的
後
代
蘭
妮
在
總
結
這
段
成
功
經
驗
時
說
，
一
個
人

不
可
能
同
時
騎
在
兩
匹
馬
上
，
要
想
成
功
，
一
生
只

能
做
好
一
件
事
，
努
力
做
，
做
好
它
。

真
理
其
實
很
簡
單
，
很
樸
素
，
很
動
人
。
布
朗

說
真
理
﹁不
是
置
在
冰
冷
的
巔

峰
上
，
也
不
是
深
藏
在
海
底
，

而
是
放
在
我
們
每
個
人
的
身
上

﹂
，
關
鍵
是
我
們
能
不
能
發
現

自
己
，
能
否
對
真
理
保
持
一
點

信
心
，
這
是
一
個
成
功
人
士
的

成
功
所
在
。

財
富
和
金
錢
，
摒
棄
那
些

心
靈
不
誠
的
人
。
做
人
要
誠
實
、
守
信
、
有
愛
心
、

樂
於
善
事
。
這
是
我
們
成
功
的
前
提
，
也
應
該
是
我

們
一
生
的
座
右
銘
。
沒
有
這
個
前
提
，
即
使
獲
取
了

某
些
利
益
，
也
算
不
上
成
功
，
這
種
人
絕
對
體
會
不

到
成
功
的
快
樂
。
一
個
人
只
為
賺
錢
，
把
目
標
定
在

錢
上
，
大
都
會
以
失
敗
告
終
。
錢
永
遠
賺
不
完
，
我

們
要
一
邊
賺
錢
，
一
邊
多
做
善
事
，
多
做
有
益
於
社

會
的
事
。
真
正
做
到
﹁取
之
於
民
，
用
之
於
民
﹂
。

世
上
人
情
冷
暖
，
真
真
假
假
，
有
些
人
好
像
只

有
錢
才
是
最
為
可
靠
的
伴
侶
，
他
們
已
經
把
人
生
的
情
感
和
社
會
意

義
抽
空
了
，
只
留
下
一
個
﹁錢
﹂
字
，
這
種
日
子
還
怎
麼
過
啊
！
一

些
人
的
確
很
有
錢
，
在
漂
亮
的
別
墅
裡
，
有
美
相
伴
，
但
卻
內
心
孤

獨
，
因
為
來
陪
伴
他
的
那
些
人
多
是
衝
着
他
的
錢
而
來
的
，
並
不
真

正
愛
他
、
喜
歡
他
。
這
樣
的
人
活
在
世
上
，
還
有
什
麼
意
思
呢
？
一

個
人
把
世
界
上
所
有
的
錢
都
賺
完
了
，
不
怕
樹
大
招
風
甚
至
招
來
橫

禍
嗎
？

在法國期間我有幸參加了
法國朋友的婚禮，這對新人都
在法國傳統家庭長大，他們用
傳統的方式來籌辦婚禮，使我
對法國婚禮文化有了個粗淺的
了解，點滴間感受着法國文化

的薰陶。目前很多法國人已經不太喜愛傳統的婚
禮，往往請幾個朋友，或請幾個家人熱鬧一下了
事，更是難得一見傳統的法式婚禮。

朋友介紹說，他們經過戀愛、幽會之後，男
方就請媒人到姑娘家提親，得到滿意的答覆後，
小夥子便可以同姑娘一起參加各種節日活動、出
席舞會等。這期間雙方父母或親屬可以頻繁接觸
，商談聘禮。

籌備婚禮事宜，得提前一年半載就開始準備
了，新郎的父親還在院子裡種了樹，以便婚禮那
一天花園更漂亮。還有購置婚禮用的餐具、菜單
、鮮花、新娘的飾物，印製請柬、預約市政府、
準備婚禮材料、替客人訂旅館，安排接送事宜等
，總之比中國的婚禮似乎更複雜。

正式訂婚前還要互相 「審查」家庭財產和人
員情況等。因此，婚前首先要通過公證解決好雙
方有關的財產權問題。訂婚時，女方要大擺宴席
，有的規模不亞於正式結婚。宴席上公公要向未
來的兒媳婦贈送戒指、珠寶等貴重禮品。在公證
處登記時雙方都要有證人。

法國人婚前最後一項儀式是雙方分別舉行告
別晚會，新郎為自己的男友們舉行叫做 「埋葬單
身漢生活」的告別晚會，新娘為自己的女友們舉
行叫做 「辭行宴會」的告別晚會。姑娘們向新娘
獻上芳香馥郁的花束和飾有各色緞帶的花籃，唱
起情深意切的送別歌曲，最後一次邀請新娘同她
們跳舞，以表示姊妹間的留戀之情。

法國人沒有選良辰吉日的麻煩。婚禮大多都選擇星期六下
午結婚，一方面市長在工餘時間證婚，另一方面賓客也可以盡
情狂歡飲通宵。雖是簡單的公證儀式，市長一定盛裝披掛藍白
紅的法國肩章彩帶，隆重地為市民服務證婚。簽署結婚證書時
，原本愛說笑的法國人這時都非常安靜，以示對法律程序的尊
重。證婚儀式結束後，就轉向天主教堂進行下一場典禮。

車子又浩浩蕩蕩地開向教堂，教堂內，又是宣誓，唱詩，
交換戒指之類。宗教儀式約一小時左右。新人與儐相們走過通
往聖壇的地毯，神父祝禱、唱聖歌、宣誓成為夫妻。教堂的鐘
聲在儀式結束時敲響，這時大家紛紛走出來鑽進汽車，向雞尾
酒會進攻。每位來賓都為接下來的高潮節目興奮，準備和新人
一起狂歡慶祝。

跟中國的習俗相似，被邀請的人要送賀禮紅包。優雅的法
式餐桌布置，點綴着美麗的鮮花和精緻的燭台，每個人按照席
位卡入座，餐盤中央是送給客人的一小包精美糖果。第一道開
胃菜結束後，由現場樂隊或是DJ伴奏，來賓們不分男女老幼
開始狂跳熱舞，新人更是穿着婚紗禮服領舞。第二道的主菜大
約要午夜時分才送上桌，飯後的甜品在凌晨兩三點鐘，用咖啡
和茶搭配美味的蛋糕、餡餅和冰淇淋一起送上，一直要等長輩
們離開，大家再跟隨告辭，結束超過十二小時的馬拉松式的法
國婚禮。

最 近 買 了 一
本上海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名人
座右銘》，發現
其中有一篇唐伯
虎的 「一世歌」

，讀了一遍，覺得很新鮮，難道這
就是唐伯虎的 「座右銘」嗎？此歌
共有十六句，不妨照錄於下：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年少
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
涼與煩惱。朝裡官大做不盡，世上
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
得自家頭白早。不必中秋月亦明，
不必清明花亦好；花前月下且高歌
，直須滿把金樽倒。請君細點眼前
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裡高低多
少墳，清明一半無人掃。」

乍一看，說得很有道理。人之
一生，匆匆忙忙，年華易逝，轉頭
便老。而且還有那麼多的炎涼，那
麼多的煩惱，那麼多的理想和抱負
，總是不能實現。有什麼辦法呢？
「不必中秋月亦明，不必清明花亦

好」，一切都隨它去吧。自己能夠
做到的，就是 「花前月下且高歌，
直須滿把金樽倒」。

但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唐伯
虎的人生觀非常低調。只有心灰意
冷的人，才會說出心灰意冷的話。
誰都知道，唐伯虎是明代中葉江南
第一才子。而且這篇 「一世歌」，
寫於他三十五歲之時。可謂正是英
姿勃發，風華正茂，人生得意之際
。為什麼會這麼悲觀？這麼消極？
原來，唐伯虎的一生，遭受了太多
的坎坷和不公正的待遇。

其一是仕途不順。唐伯虎出身
於商人家庭，地位比較低下。為了
「顯親揚名」，他刻苦讀書，十一

歲就文才極好，並寫得一手好字。
十六歲中秀才，二十九歲參加南京應天鄉試，獲中第
一名 「解元」。次年赴京會考， 「功名富貴」指日可
待。可惜因為與他同路趕考的徐經暗中賄賂了主考官
的家僮，事先得到試題。事情敗露，唐伯虎也受牽連
含冤入獄，遭受刑拷凌辱。自此才高自負的唐伯虎對
官場的 「逆道」，產生了強烈的反感，性格行為流於
放浪不羈。

其二是家庭變故。唐伯虎十九歲娶徐氏為妻。徐
氏文靜秀氣，溫柔體貼，夫妻恩愛。可是正在他意氣
風發之時，父親突然中風過世，母親因悲傷過度也隨
父親而去。後又驚聞妹妹在夫家喪亡，心愛的妻子在
生孩子時，產後熱盛，悄悄離世。可憐的小嬰兒在出
世三天後，也隨親娘而去。親人接連病故，對唐伯虎
打擊甚大，也使他意志非常消沉。

其三是宦途偃蹇。唐伯虎雖被釋放出獄，但卻發
配到浙江偏遠之地為小吏。本來是 「第一才子」，怎
甘心聽那些無能鼠輩差遣使喚？無奈，唐伯虎憤而辭
職，又感到沒有臉面回家。所以三十一歲的他，開始
浪跡江湖，遊山玩水，以排遣苦悶。一年後銀子花光
了，唐伯虎只得硬着頭皮回歸故里。回家後，發現續
娶的妻子已棄他而去。於是又氣又累，大病一場。性
情也隨之大變，破罐破摔，放浪形骸，縱酒澆愁，一
副 「看透事態炎涼」的態勢。

這樣一看，就不難理解唐伯虎的 「一世歌」了。
而且這種心態，在歷史上並不新鮮。像文徵明的 「知
福歌」，馮公啟的 「知足歌」，還有《紅樓夢》裡的
「好了歌」，都與 「一世歌」大同小異。

但人活着，總得有所追求。有些理想和目標，即
便不能實現，而只要努力過、奮鬥過，也就無怨無悔
。因此今人還是不必學唐伯虎，任憑命運有多麼坎坷
，事業有多麼艱難，仍得抬頭挺胸向前走。活出個樣
來，既給別人看，也給自己看。

生日又快到了，每當這
時，我最思念的是母親，此
時此刻她在世時對我的無微
不至的關愛一下子湧上我的
心頭。

我是家裡的獨子，雖然
有四個妹妹，但母親對我偏愛，更多的心思花在
我身上。平時吃飯，她總是把最好的東西讓給我
，而平時的家務，她總是讓妹妹去幹，不准我插
手。穿戴方面，雖然家境不寬裕，但她還是不讓
我穿帶補丁的衣服，即使是布衣，她也是每次漿
洗，疊得平平整整，放到我的跟前。這雖是一些
日常小事，但看出她對兒子的鍾愛。

說到上學讀書，母親更是偏愛於我。五個孩
子中，只有我一個上了著名的北京大學，一個妹
妹只上到高中，兩個妹妹上了中專，最小的妹妹
長大時雖進了師範大學，那是為免交學費。還記
得我們北大班升四年級去延邊大學借讀時，母親
擔心東北天氣冷，變賣了家裡一些東西，為我買
了皮大衣和皮帽子，流着眼淚送我離家。

母親是一位非常細心的人，不僅照顧好每一

個孩子，而且對於與我有關的事，更是盡心。幾
十年前我的出生證，她一直保管在身邊，直到她
離開人世之前，才親手交給孫女，並對她叮囑一
定要交給爸爸。母親身邊精心保管的，還有我的
大學畢業證書、我和妻子的結婚證。

至於我的生日，在母親的心中就是頭等大事
，每年她都為此提前做準備。我的生日是陰曆正
月十三，每年過完年後，母親就開始念叨，要為
我過生日了。幾十年來，按北京的習慣，我生日
那天必定吃打滷麵，由母親親手操辦。做打滷麵
，首先要打好滷，而打滷必不可少的是黃花、木
耳、口蘑，母親每次都提前買來。三年困難時期
，有些東西不好買，她就提前一樣一樣買，攢到
一起用。生日前一天，她就會發話，要大家第二
天都回家，吃打滷麵為我過生日。

母親做打滷麵確實有獨到之處。每到我生日
那天她會起得很早，做好一壺開水，把黃花、木
耳、口蘑泡好，之後一點一點摘好洗淨。做打滷
麵需要高湯，她就煮一塊五花肉，將肉湯作為高
湯，五花肉則切成薄片準備放入滷中。一切準備
就緒後，母親開始動手打滷。只見一隻鐵鍋做在

火上，內中放上少半鍋清水，水開後加入肉湯，
等再開後放入準備好的黃花、木耳、口蘑，加熱
一刻鐘後放入已煮熟的五花肉片，再加入可口的
調料，打上雞蛋，最後加入適量的澱粉，一鍋熱
騰騰、香噴噴的滷就打了出來。母親說，以清水
為鍋底，不再用油炸鍋，吃起來爽口，不會膩。
母親年輕時還親手抻麵，又細又長，吃起來很勁
道，但是到了晚年，她的體力下降，只能買切麵
了。幾十年來，我多次出國工作，不在北京，但
據妹妹說，母親沒有一年忘記我的生日那天叫他
們回家吃打滷麵。至今我還記得，母親去世前一
年，她身體不支，已臥床不起，但她還對我說：
「你的生日又快到了，別忘了吃打滷麵。」

一個人過不過生日，其實並不重要，只是生
日於我有不同的意義。母親去世已經十幾年，現
在每到生日，我仍然能吃到打滷麵，那是老伴為
我做的，她是從母親那裡學來的手藝，做法完全
相同，做出的滷麵無論色澤還是味道，也和當年
母親做的完全一樣。每到這時，我吃着打滷麵，
感到很滿足，同時也自然而然想起母親，思念她
的心緒又加重了幾分。

去
新
馬
泰
旅
遊
的
人
們
，
都
會
去
品
嘗
一
下
榴
槤
。

風
下
之
鄉
的
東
馬
沙
巴
州
地
大
林
深
，
叢
林
裡
的
原
生
種
榴
槤
，

品
種
比
西
馬
半
島
還
多
，
但
能
夠
擺
在
攤
檔
上
見
客
的
則
寥
寥
無
幾
。

從
山
打
根
進
入
山
寨
，
中
途
經
過
一
道
窄
橋
，
當
地
的
卡
達
山
族

在
橋
頭
搭
了
幾
排
﹁亞
答
﹂
檔
子
，
向
路
過
的
車
子
兜
賣
土
產
水
果
，

包
括
香
蕉
、
芒
果
、
打
勒
、
尖
不
辣
等
。
初
入
其
境
時
，
每
回
經
過
這

道
窄
橋
，
我
都
不
禁
被
那
些
攤
檔
深
深
吸
引
住
；
引
我
注
目
的
，
不
是

上
述
的
水
果
，
而
是
圓
圓
掛
着
的
，
有
深
青
、
深
黃
、
深
灰
外
貌
的
，

體
形
不
大
，
以
我
對
榴
槤
的
認
知
，
一
眼
看
出
，
都
是
原
生
種
榴
槤
。

有
一
次
，
我
路
過
那
道
窄
橋
，
停
下
車
來
，
走
向
其
中
一
個
檔
子

，
雙
手
捧
着
一
個
山
榴
槤
嗅
嗅
，
發
覺
毫
無
香
氣
，
便
問
道
：
﹁榴
槤

甜
嗎
？
﹂

守
檔
的
是
土
著
中
年
婦
女
，
她
回
答
得
很
坦
誠
：

﹁只
有
我
們
土
著
才
懂
得
吃
這
種
榴
槤
│
│
將
榴
槤
肉

摻
糖
水
，
放
在
鍋
裡
煮
乾
，
拌
飯
吃
。
﹂
啊
，
那
豈
不

是
與
我
們
以
次
等
榴
槤
製
作
榴
槤
糕
如
出
一
轍
！

後
來
在
巡
視
可
可
油
棕
園
時
，
發
現
多
棵
不
同
品

種
的
原
生
種
榴
槤
和
山
竹
。
好
奇
心
重
的
我
，
自
然
不

會
放
過
品
嘗
的
機
會
。
弔
詭
的
是
，
端
看
山
榴
槤
的
外

殼
與
肉
質
，
兩
者
之
間
的
色
彩
無
法
令
人
產
生
聯
想
。

外
殼
深
黃
的
品
種
，
肉
質
紅
若
蔻
丹
；
深
青
的
，
肉
質

卻
呈
黃
；
肉
紅
的
看
上
去
鮮
艷
無
比
，
入
口
方
知
帶
有

澀
味
；
肉
黃
的
則
肉
薄
如
紙
，
味
淡
，
如
同
嚼
蠟
。

山
寨
裡
，
在
河
邊
碼
頭
附
近
長
着
一
棵
紅
肉
山
種

榴
槤
，
因
河
岸
土
壤
肥
沃
，
每
年
結
實
纍
纍
。
令
人
疑

惑
不
解
的
是
，
這
種
山
榴
槤
成

熟
後
都
不
會
自
動
掉
落
，
果
實

在
樹
上
張
口
龜
裂
，
歸
宿
多
數

在
鳥
獸
的
腸
胃
裡
。

我
的
那
班
同
事
都
來
自
馬

來
半
島
，
吃
慣
高
品
質
的
名
種

榴
槤
，
對
於
這
些
肉
薄
無
味
的

山
種
，
當
然
不
屑
一
顧
，
河
邊

那
棵
山
榴
槤
就
僅
讓
土
著
去
眷
顧
了
。

有
一
年
開
墾
林
地
，
我
驀
然
在
不
同
地
點
發
現
到

兩
棵
原
生
異
種
榴
槤
。
一
棵
果
實
密
麻
麻
結
在
樹
頭
和

樹
根
，
我
發
現
時
榴
槤
正
好
成
熟
，
以
為
不
用
多
費
氣

力
便
可
飽
餐
一
頓
，
哪
知
道
打
開
一
看
，
暗
藏
裡
邊
的

都
是
種
籽
，
沒
看
見
肉
。
不
要
說
長
在
深
山
裡
的
樹
根

，
即
使
生
在
庭
前
樹
下
都
沒
有
用
。
另
外
一
棵
的
樹
形

與
葉
片
與
榴
槤
無
異
，
只
是
果
實
如
一
枚
紅
棗
般
細
小

，
如
果
不
是
松
鼠
在
樹
頂
蹦
跳
，
採
果
咀
嚼
，
將
一
些

﹁迷
你
果
實
﹂
震
落
地
上
，
我
還
不
敢
相
信
那
棵
就
是

山
榴
槤
呢
！
奇
怪
的
是
，
那
麼
細
小
的
果
實
，
居
然
發

出
榴
槤
的
香
氣
，
難
怪
引
來
松
鼠
的
覬
覦
！

可
是
，
在
可
可
油
棕
霸
氣
的
籠
罩
下
，
這
兩
棵
山

榴
槤
都
逃
不
過
鋸
斧
的
鋒
刃
，
不
過
幾
分
鐘
的
巨
響
，

便
轟
然
倒
下
。
後
來
我
向
朋
友
提
起
，
他
怪
我
不
懂
得
珍
惜
植
物
，
這

些
原
生
異
種
榴
槤
，
是
研
究
榴
槤
進
化
的
重
要
物
證
呵
！
現
在
想
起
，

我
仍
在
後
悔
：
萬
事
不
能
只
以
經
濟
為
前
提
。

原
生
種
山
竹
很
幸
運
，
在
可
可
種
植
的
園
地
裡
被
保
存
下
來
。
那

兒
山
竹
長
在
同
一
地
點
，
枝
壯
葉
濃
，
果
實
晶
瑩
剔
透
，
甜
裡
略
酸
。

我
在
山
打
根
巴
剎
外
的
水
果
攤
見
過
這
種
原
生
山
竹
，
足
見
有
一
定
的

銷
售
市
場
，
一
般
婦
女
都
鍾
情
這
種
既
甜
又
酸
的
味
道
。

山
林
叢
野
裡
的
原
生
種
水
果
，
除
了
榴
槤
與
山
竹
，
我
還
見
過
山

紅
毛
丹
、
山
龍
眼
。
森
林
是
天
然
資
源
，
或
許
還
有
更
多
原
生
異
果
在

等
待
發
掘
。
只
是
多
數
人
只
以
平
常
樹
木
看
待
，
砍
伐
後
焚
燒
，
難
逃

灰
飛
湮
滅
的
噩
運
。
像
朋
友
那
樣
有
心
保
存
一
些
原
始
生
態
的
人
士
，

十
分
難
得
，
也
屬
少
見
。

賺錢的真理 管 村不
亦
愁
乎

陳

章

馬
拉
松
式
的
法
國
婚
禮

馮

羽

一九五五年讓銜有幾人？
齊 夫

生
日
思
母

延

靜

原生種榴槤與山竹 冰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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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

唐
伯
虎
與

﹁一
世
歌
﹂

汪
金
友

在
《
羊
城
晚
報
》
讀
罷
朱
鐵
志
妙
文
《
不
亦

樂
乎
》
，
別
有
一
番
感
慨
：
茫
茫
世
界
，
月
兒
彎

彎
照
九
州
；
芸
芸
眾
生
，
幾
家
歡
樂
幾
家
愁
。
樂

者
樂
其
所
樂
，
愁
者
愁
不
勝
愁
。
爰
效
其
體
，
作

《
不
亦
愁
乎
》
以
續
貂
。

二
○
一
○
年
，
房
租
又
要
漲
價
，
不
亦
愁
乎

。
當
年
下
鄉
，
如
今
下
崗
，
好
不
容
易
經
人
介
紹
得
份
工
打
，
卻
不

料
新
年
伊
始
，
又
將
裁
員
。
公
司
裡
，
年
齡
是
我
最
高
，
學
歷
數
我

最
低
，
不
亦
愁
乎
。

母
親
住
院
，
時
已
數
月
，
家
中
積
蓄
已
盡
，
病
情
仍
未
好
轉
，

不
亦
愁
乎
。
向
幾
位
親
友
借
錢
，
均
遭
婉
言
相
拒
，
不
亦
愁
乎
。

大
兒
子
外
出
打
工
，
數
月
未
寄
錢
回
家
。
晚
上
電
視
報
道
，
某

工
地
不
良
老
闆
欠
薪
逃
逸
；
再
看
端
詳
，
此
處
正
是
兒
子
打
工
之
地

。
不
亦
愁
乎
。

二
兒
子
讀
初
三
，
期
末
考
試
有
一
科
不
及
格
，
學
校
口
頭
通
知

，
為
保
證
高
中
升
學
率
，
有
一
科
不
及
格
者
需
交
二
百
元
參
加
補
習

，
不
亦
愁
乎
。

當
年
利
慾
熏
心
，
經
不
起
幾
位
哥
們
慫
慂
，
盡
傾
家
中
積
蓄
買

股
票
若
干
手
，
如
今
只
在
低
位
徘
徊
，
想
下
狠
心
賣
掉
，
但
股
評
專

家
說
該
股
今
年
形
勢
大
好
，
不
是
小
好
。
賣
，
還
是
不
賣
，
不
亦
愁

乎
。
妻
子
提
籃
小
賣
，
因
﹁走
鬼
﹂
不
及
，
八
條
皮
帶
、
十
雙
冬
襪

、
一
打
文
胸
全
被
城
管
沒
收
，
不
亦
愁
乎
。
又
一
輛
自
行
車
被
盜
，

不
亦
愁
乎
。

對
門
張
三
父
親
逝
世
。
當
年
家
父
謝
世
，
張
三
惠
贈
奠
儀
三
百

，
如
今
再
不
濟
，
也
得
回
贈
二
百
，
不
亦
愁
乎
。

編
輯
來
電
，
告
知
拙
作
因
格
調
陰
暗
，
不
符
主
旋
律
，
終
審
被

槍
斃
。
白
熬
兩
夜
，
百
十
元
稿
費
泡
湯
，
不
亦
愁
乎
。

屋
前
鳥
語
呢
喃
，
幾
年
相
識
燕
歸
來
，
不
知
今
年
此
燕
來
於
何

方
，
沾
染
流
感
病
毒
否
？
不
亦
愁
乎
。

屋
旁
馬
路
，
換
罷
水
管
換
電
纜
，
近
來
又
開
膛
破
肚
，
不
知
安

裝
什
麼
，
機
聲
轟
鳴
，
塵
埃
漫
天
，
通
宵
達
旦
，
難
得
安
眠
，
未
知

幾
時
完
工
，
不
亦
愁
乎
。

買
辣
椒
醬
怕
蘇
丹
紅
，
買
鹹
魚
怕
敵
敵
畏
，
買
豆
腐
怕
調
白
塊

，
買
肉
怕
瘦
肉
精
，
買
酒
怕
工
業
酒
精
，
買
魚
蝦
怕
激
素
，
找
錢
回

來
怕
假
幣
…
…
不
亦
愁
乎
。

母
親
在
醫
院
，
兒
子
在
外
地
，
一
年
將
近
夜
，
兩
處
未
歸
人
。

年
年
難
過
年
年
過
，
不
知
今
年
怎
麼
過
，
不
亦
愁
乎
。

一九五五年是中國人民解放
軍第一次評定軍銜，軍銜既象徵
着榮譽，也與職級、待遇掛鈎，
在軍人眼裡是看得很重的。當時
雖然有個別人為軍銜定低了而鬧
意見，發牢騷，被毛澤東批評道

：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但絕大
多數人都能正確對待，泰然處之，還有多人主動辭
銜、要求降銜。

第一種情況是辭銜。在得知自己被評定為 「大元
帥」的消息後，毛澤東找到彭德懷和羅榮桓： 「我這
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
服啊！到群眾中去講話、活動，多不方便啊！依我看
，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評軍銜為好。」毛澤東表態後
，劉少奇、周恩來也紛紛表示，不參加評定軍銜。在
鄧小平的堅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十二

位中央軍委委員中除毛澤東之外，另一個沒有元帥軍
銜的人。

第二種情況是要求降銜。事跡比較突出的有兩
人，一是許光達，二是徐立清。裝甲兵司令員許光
達給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寫了報告。許光達把自己和
有關將領做了比較後，鄭重請求不要大將軍銜，希
望降為上將。毛澤東說許光達： 「這是一面鏡子，
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但後來綜合考慮各種因素
，還是堅持授予許光達大將軍銜，在許光達的一再
要求下，給他降低了一級工資，他是唯一的五級工
資的大將。

徐立清時任中央軍委總幹部管理部副部長，正兵
團級，按規定是要授予上將軍銜的，但他想來想去，
覺得還是要個中將為好，這樣對工作有利。為此，他
先後給軍委領導寫了十多封信，要求降銜，最終，他
成了全軍唯一一個降銜的高級將領。周總理說： 「主

席說許光達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我說
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鏡，是難得的一位好同志嘛。」毛
澤東也表揚說： 「不簡單哪，金錢、地位和榮譽最可
以看出一個人的思想和品格，古來如此！」

此外，還有徐向前、羅榮桓要求不授元帥軍銜，
徐海東要求不授大將軍銜。彭德懷也在閒談中多次透
露： 「我並不需要這個牌牌，也夠不上什麼元帥。」
還有孫毅要求不授中將軍銜，他對人說： 「我只有從
勞之苦，而乏建樹之功，在評銜時要寧低勿高，授我
少將足矣。」最後評定結果，除徐立清由上將變為中
將之外，其餘要求低授的將領在組織上做說服工作後
，都授予了他們應授的軍銜。

第三種情況是正確對待偏低軍銜。評軍銜是非常
複雜的工作，很難做到絕對公平，有些將領的軍銜就
明顯偏低，但他們都表現了應有的覺悟，不找不鬧，
坦然處之。白志文，段蘇權，紅軍時期就是師長、師
政委。被評定為少將後，有人建議他們去爭取一下。
他們卻表示：有什麼好爭的？多少人連命都沒了。我
們命大活下來了，評一個少將就該知足了！

二○○九年十月十三日，隨着最後一個開國上將
呂正操的去世，一九五五年授予上將軍銜以上的高級
將領都已全部謝世，中將、少將也所剩無幾，然而，
他們在當年評銜時所表現出來的覺悟和胸懷，足以流
芳百世。

蠶蘭花 （攝影） 陳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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